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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东晋初年的政治舞台上，出现了一位风云人物——温峤。他没有“历相四君”、号称“仲父”的王导那么高的声望，也没有“威静荆塞”、“功宣一匡”的陶侃那样大的威名，可是，他自始至终地拥戴东晋皇室，借以维护江南地区的统一，处处以大局为重，机智勇敢...
　　在东晋初年的政治舞台上，出现了一位风云人物——温峤。他没有“历相四君”、号称“仲父”的王导那么高的声望，也没有“威静荆塞”、“功宣一匡”的陶侃那样大的威名，可是，他自始至终地拥戴东晋皇室，借以维护江南地区的统一，处处以大局为重，机智勇敢地与分裂势力作坚决的斗争，这些，却是王导与陶侃远远比不上的。
　　温峤画像
　　温峤(288—329年)，字太真，太原祁县人。西晋末年，天下大乱，匈奴族刘聪、羯族石勒等率兵横行中原，北方士族纷纷南迁避难，只有平北大将军刘琨死守并州一隅，与刘聪、石勒苦苦相持。刘琨对温峤十分器重，将他请来并州，任为参军。温峤经常率军为前锋，讨伐刘、石，屡立战功。当时并州土地荒凉，城池残破，外有强敌环伺，内则寇盗蜂起，形势十分险恶。二十几岁的温峤，成了刘琨倚凭的得力助手。
　　公元316年，匈奴兵破长安，掳晋愍帝，西晋灭亡。温峤奉刘琨之命，渡江南下，劝镇守建康(今南京市)的琅琊王司马睿称帝，以系民心。温峤慷慨陈词，深得司马睿与王导、庾亮等朝士的器重。不久，司马睿称帝，是为东晋元帝。
　　温峤完成使命后，多次要求回并州复命，都被东晋君臣留住。不久，即传来了刘琨遇害的噩耗。温峤悲愤异常，上书元帝，要求褒奖刘琨，以慰海内之望。元帝总算答应了他的要求。温峤也就一直留在江南。
　　永昌元年(322年)，拥强兵、居武昌上游的大将军王敦以诛杀奸臣为名，率军直扑建康。此时，战功卓著的大将陶侃被远迁至广州，王敦的族弟、前锋大都督王导首鼠两端，大将周札、刘隗等或开门迎敌，或大败而逃。王敦很快便攻陷了都城建康，晋元帝实际上成了俘虏。
　　城破之前，元帝之子、年方二十三岁的太子司马绍气愤难忍，欲驾车出城，率少数士兵与叛军拼命。这时，身为太子中庶子的温峤急忙死死地拉住马络头，苦苦劝谏道：“殿下国之储副，奈何以身轻天下!”司马绍不听，温峤情急，抽剑砍断马肚子上的皮带，这才劝住了他。
　　王敦攻下建康后，一时尚不敢取代司马氏称帝。司马绍“神武明略，朝野之所钦信”，素来为王敦所忌惮。于是王敦大会百官，欲诬以“不孝”的罪名，将他废了，声色俱厉地问温峤：“皇太子有什么德称，而居此大位?”温峤丝毫不为王敦的淫威所屈，从容答道：“太子既有钩深致远之才，又有事亲尽孝之礼，可谓贤孝双全了。”百官都认为确实如此，王敦的阴谋才没有得逞。
　　王敦在建康纵兵抢劫，诛戮朝臣，“改易百官及军镇，转徙黜免者以百数”，随心所欲，无所不为。不久，退还老巢武昌，但仍然是大权在握，遥制朝政。晋元帝于这一年忧愤而死，司马绍继位，这就是东晋历史上最有作为的晋明帝。明帝拜温峤为中书令，机密大事都与他商决。这又引起了王敦的忌惮，于是表请温峤担任自己的左司马，目的是要把他捏在自己的手心里。明帝无力阻挡，温峤只得离开了建康。
　　温峤一到武昌，就对王敦讲起帝舜服事唐尧、周公辅佐成王的故事，暗中希望他能幡然悔悟，效忠晋室。岂知王敦志在夺取皇位，哪里听得进半句!于是温峤便装出恭敬的样子，勤勤恳恳地为王敦办理公务，并不时出谋划策，投其所好。王敦也逐渐对他有了好感。钱凤是王敦最宠信的心腹谋士，温峤又百般结好钱凤，经常为他吹嘘，说他“满腹韬略”。温峤素有知人的美名，得到他的称赞，钱凤自然十分高兴，也就深深地结好温峤。不久，丹阳(今南京市南)尹空缺，温峤便对王敦说：“丹阳是京师的咽喉，最好由明公选良才担任;如果由朝廷任命，只怕不合明公的心意。”王敦一听有理，就问：“你看谁去合适?”温峤明知王敦离不开钱凤，却故意说：“我认为没有比钱凤更合适的了。”钱凤一听，也赶紧推荐温峤。这一来，正中温峤的下怀——他的目的就是借机离开王敦，好替朝廷效力。表面上却百般推辞，说自己能力差，不足当此重任。王敦哪里肯依，任命温峤为丹阳尹，并要他暗中观察朝廷的虚实，随时向自己报告。
　　温峤担心自己一走，钱凤就进谗言，致使王敦改变主意，追回自己。于是心生一计，在王敦为他举行的饯别宴会上，温峤起身行酒，到了钱凤面前时，钱凤还没有来得及饮，温峤便装出喝醉的样子，用手板将钱凤的帽子击落于地，严厉地说：“钱凤算什么东西?我温太真敬的酒竟敢不饮么!”弄得钱凤十分狼狈。王敦以为温峤真的醉了，连忙将两人劝开。第二天，温峤临出发前，与王敦话别，又是鼻涕又是眼泪，好不伤心。几次出了阁门又返身回来，显出和王敦难舍难分的样子，最后才上了路。果然，温峤刚走，钱凤就对王敦说：“温峤向来和朝廷关系密切，又与朝臣庾亮等人交往很深，只怕不可轻信。”王敦不满地说：“太真昨天喝醉了酒，稍微得罪了你，你怎能因为这个原因就来说他的坏话!”钱凤无言对答。温峤终于机智而巧妙地脱离了虎口。
　　温峤一到建康，立即把王敦的叛逆活动全部报告了晋明帝，劝晋明帝早作准备，又和庾亮等人共同商量讨伐王敦的计划。王敦知道后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我竟然中了温峤这小子的圈套!”并扬言：待活捉温峤后，要亲手将他的舌头拔出来。
　　可是，迟了!晋明帝决意讨伐王敦，部署已定，于太宁二年(324年)下诏历数王敦的罪恶。王敦勃然大怒，再次起兵进攻建康。然而，此时他已重病在身，只得命其兄王含为元帅，与钱凤等率水陆大军五万，直扑建康南门外的秦淮河。叛军在兵力上占优势，又是拼命而来，兵锋颇锐。东晋方面统率秦淮河北岸诸军的，正是大将温峤。温峤见寡不敌众，就下令烧毁河上的浮桥。明帝正想亲自率军进攻叛军，听说浮桥被烧，以为温峤胆怯，大为恼火。温峤解释说：“眼下宿卫部队人少势弱，四方援兵未至。叛军狼奔豕突，万一危及社稷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陛下何必爱惜一座桥?”过不多久，王含、钱凤率叛军蜂拥而至，却被阻隔于秦淮河南岸，无法前进，时间一长，士气渐渐衰竭。东晋方面的援军却在苏峻、刘遐等率领下，源源不断地开赴战场。温峤看准时机，与苏峻等一起，夹水猛击叛军，大败王含。王敦接到败报，又急又怒，一命呜呼。叛军土崩瓦解，王含、钱凤都被杀死，延续二年的王敦之乱被迅速平定了。
　　太宁三年(325年)闰八月，晋明帝病逝，五岁的儿子司马衍继位，是为成帝。其母庾太后临朝称制，温峤与王导、庾亮等同为顾命大臣，而实权则掌握在太后之兄庾亮手中。讨平王敦之乱时，大将苏峻立有战功，此时镇守历阳(今安徽和县)，拥有强兵，对庾亮的专权极为不满，“潜有异志”。镇守荆州的陶侃也对庾亮心存芥蒂。庾亮对这两人都很不放心，一面任命温峤为江州刺史，镇守武昌，以防备陶侃;一面又征召苏峻入朝为大司农，实际上是夺去他的兵权。王导等大臣认为这会促成苏峻的反叛，“举朝以为不可”，温峤也多次上疏，劝庾亮不要行此险着。庾亮不听。果然，苏峻害怕入朝被杀，就联合大将祖约，举兵叛乱。
　　当庾亮决意征召苏峻时，温峤就要求立即率兵入卫建康，以备不虞。庾亮却写信给他说：“我忧虑荆州(指陶侃)，甚于忧虑历阳(指苏峻)，足下不要越过雷池(江州境内地名)一步。”由于庾亮西忧陶侃，北忧苏峻，分散了兵力，再加上他在军事上实在是个庸才，与叛军刚一交锋，就连吃败仗。咸和三年(328年)，苏峻攻破建康。庾亮狼狈逃亡到江州依靠温峤，手头已无一兵一卒。温峤并不以其败奔而冷落他，对他仍然十分尊敬，并和他一起谋划讨伐苏峻。但是单靠温峤的部队，力量远远不够。当时，兵力最强、声望最高的是陶侃，因此，能否说服陶侃共同起兵，成了胜败的关键。
　　温峤约陶侃共举义旗，讨伐苏峻。陶侃一恨明帝临终时，未任自己为顾命大臣;二恨庾亮修筑石头城，任命温峤镇守江州，都是为了防备自己。于是借口“我是疆场外将，不敢越局过问内事”，拒绝出兵。温峤“固请之”，并且推他为盟主，陶侃这才勉强同意了。温峤立即率领水师，沿长江顺流而下;又陈列苏峻罪状，移告四方诸镇，连兵大举。哪知行到中途，陶侃又动摇起来，打算撤兵回去。温峤再一次致书陶侃，动以利害，并以苏峻杀死其子陶瞻一事来激励他。陶侃这才重又“率所统与峤、亮同赴京师”。这一来，义军兵势大振，“旌旗七百余里，钲鼓之声震于百里”。然而，当义军乏粮、战事受到挫折时，陶侃又打起了退堂鼓。温峤苦口婆心地劝道：“当年昆阳大捷与官渡之战，刘秀与曹操能够以寡胜众，靠的就是内部团结啊。明公为什么舍弃即将胜利的大功，而作撤军西归的打算呢?国难当头，正是我们臣子效命之日。眼下的情势，犹如骑在老虎背上，怎能中途停下来呢?明公一旦单独西归，军心必然受沮，大事必然败坏，那么，义旗就会反转过来，指向明公了。”陶侃无言以对，终于留了下来。
　　陶侃东下之时，人们纷纷传说他要乘机杀掉庾亮，以谢天下。庾亮十分害怕。温峤深知：大敌当前，将相不和，必败无疑。于是力劝庾亮去向陶侃道歉。庾亮无奈，只得硬着头皮来到陶侃军中，向陶侃拜谢，并引咎自责。陶侃深受感动，终于尽释前嫌。三人团结一致，共赴国难。在温峤的直接指挥下，晋军终于收复建康，迅速平定了苏峻、祖约之乱。
　　王敦、苏峻两大叛乱集团的覆灭，为东晋王朝内部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，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。而温峤则是平定这两次叛乱的核心人物，连叛军头脑苏峻、祖约等也十分佩服他的才能。难怪《晋书》要称他为“中兴名士”、清人王夫之要在《读通鉴论》中称他“人杰”了。
　　温峤处处以国事为重，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。当初庾亮败投他时，带来太后诏书，说是拜温峤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温峤答道：“当今之急，应当以消灭敌寇为先。功勋未立，怎能先受封赏?”固辞不受。苏峻叛乱平定后，由于温峤“忠诚著于盛世，勋义感于人神”，举朝欲留他于都城建康辅政。温峤考虑到王导资格较老，坚决将这位置让给了他。又因“京邑荒残，资用不给”，留下了大批军中物资后，自己仍然还镇于武昌。
　　温峤敢于指出别人的过失，也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。司马绍为太子时，曾于东宫建造阁楼，颇为劳费。温峤便上书劝谏说：朝廷草创，大敌未灭，应以兵农为先，不宜大兴土木。司马绍接受了温峤的意见，当即下令停工。在追剿王敦叛军的战斗中，大将刘遐“放兵掳掠”，温峤劝道：“天道助顺，因此叛军败亡，怎能因乱为乱呢?”刘遐深受感动，连忙谢罪。苏峻叛乱时，温峤屡说陶侃，陶侃不肯发兵，温峤只得顺着陶侃，派人送信给他说：“明公姑且坚守荆州，我先率军东下。”使者已出发了两天，参军毛宝知道后，立即对温峤说：“凡举大事，靠的就是内部团结一致。赶快派人追回原信，改成‘一定要并力西征’。原信若追不回，也得再重写一封。”温峤一听有理，火速命人日夜兼程，追回了原信。陶侃也终于答应共同西征。战斗打响后，温峤考虑到叛军多骑兵，便于陆战;义军多舟师，利于水战。欲以己之长制敌之短，宣令三军：“将士有敢擅自离船上岸者，斩无赦!”适逢苏峻派人运米万斛接济祖约，被先锋毛宝撞见。毛宝道：“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从。哪有敌人可打而不打的道理!”毅然率军弃舟上岸，袭击敌军，夺得了全部米粮，消灭了万余敌军。温峤知道后，不但不怪罪，反而重赏毛宝，称赞他能相机行事。
　　经过了王敦、苏峻两场叛乱，晋室元气大伤，都城建康“民物凋残”，“宗庙宫室并为灰烬”。这时，温峤等大臣都主张迁都于南方的豫章、会稽等地。这实在是一个大失策。处于中原纷扰、北敌外逼之时，如再将都城南迁，示弱于人，外敌乘机入侵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幸亏王导力排众议，迁都之事始息。
　　晋明帝曾因“天下凋弊，国用不足，诏公卿以下诣都坐论时政之所先”。温峤于是上疏，大致内容是：劝课农桑，发展生产;除前线临敌之军外，其余部队都应“且田且守”，以减轻国家与人民的负担;精简机构，选拔清廉之士为官;废除牵连制度，取消灭三族之刑。这些建议大部分为明帝所采纳。温峤自己在地方官任上，也能勤政爱民，深得百姓爱戴。晋成帝咸和四年(329年)四月，温峤病终于江州任上。“江州士庶闻之，莫不相顾而泣。”当时，他才42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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